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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南赣方志王阳明历史书写的
时空形态及其变迁

李晓方
( 赣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作为成就王阳明学术与事功最重要的地域，当年南赣巡抚所管辖的赣闽粤湘交界地区的八府一州，

其府志、州志对王阳明的历史书写，呈现出不同的时空形态。自明而清，对王阳明记载最多、增幅最大的是江
西所属《赣州府志》和《南安府志》。对王阳明的称谓，明代方志的主要是“守仁”，清代方志则大量称“阳明”、
“文成”。但是，在南赣巡抚所辖之湖南、广东、福建的相关府、州方志中，则始终以“守仁”称谓为主。明清南
赣方志对王阳明历史书写所呈现的不同时空形态，既反映了王阳明的活动及影响存在着客观的地域差别，也

反映了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的士民对王阳明的情感、认识、评价存在着差别，这又折射出相应时代国
家意志、社会思潮对同一人物认识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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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Space － time Morphology and Changes Seen in the Comments on
WANG Yangming Ｒecorded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Xiaofang
(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 and Tourism，Gannan Normal University，Gannan，Jiangxi 341000，China)

Abstract: The area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governor of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is the most im-
portant region where WANG Yangming accomplished his academic and career achievements． Howev-
er，of WANG Yangming’s historical writings the local chronicles presented different space － time
morphology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Gan Zhou Fu Zhi and Nan An Fu Zhi used
most space to record WANG Yangming’s deeds． Of WANG Yangming’s appellation，the local chron-
icles of the Ming Dynasty called him“Shouren”，and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the Qing Dynasty mostly
called him“Yangming”and“Wencheng”． However，in the relevant Fu local chronicles and Zhou lo-
cal chronicles of Hunan，Guangdong and Fujian，he was mainly called“Shouren”． The different
space － time morphology presented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which not only reflected the objectiv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 between



WANG Yangming’s activities and influences，but also reflect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ople’s
feelings，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of WANG Yangming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same region． This，in turn，reflected that the national will，the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to the same per-
son’s understanding will also change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ocal chronicles of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WANG Yang-
ming; historical writings

王阳明与南赣地域社会，因其人其地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魅力，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关注，并

在王阳明的南赣史实钩沉、平定动乱、社会治理、讲学活动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① 在这些研究
中，南赣方志是被广泛征引的基本史料。但因受限于研究主题，南赣方志对王阳明的历史书写本身尚未
引起学界的关注。② 作为成就王阳明学术与事功最重要的地域，当年南赣巡抚所管辖的赣闽粤湘交界
地区的八府一州，其府志、州志是如何书写王阳明及其活动的，具体包含王阳明的主要称谓和其直接参
与或与其相关的历史活动，这些历史书写又呈现怎样的地域形态，历经了怎样的变迁，又何以如此。③

探究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理解王阳明与南赣地域的历史文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拟就上述问
题，基于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地方志数据库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

明清时期的南赣地域，是指现在赣闽粤湘四省交界的广大区域。因特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人文环
境，明清时期尤其明中后期，该地域长期动乱不断。所谓“俱系贼巢”、［1］( 卷9《别录》，p348)“盗贼充斥”，④“长
吏莫能制”。⑤ 类似描述，不胜枚举。有基于此，明清政府特设南赣巡抚，对该地域加强治理。⑥ 在历任
南赣巡抚中，王阳明因其显赫的历史地位，在南赣方志中的记录尤为丰富。现存大量的明清南赣方志，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可供全文检索，这为展开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北京爱如生数
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的《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 初集、二集) 收录了 27 部明清南赣府
志州志，其中明代 11 部，清代 16 部，虽然这并非现存明清时期南赣方志全部，但因其覆盖的时空面比较
广，也具有重要的分析意义。本文对 27 部方志中的“王守仁( 守仁)”“王阳明( 阳明、阳明先生、阳明
子)”“王文成( 文成) ”等主要称谓语进行全面检索、统计，明清南赣方志中王阳明主要称谓的累计词频
数分布情况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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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曹国庆:《王阳明与南赣乡约》，《明史论丛》( 第 3 辑)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 方志远:《旷世大儒: 王阳明》，石家庄: 河
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周建华:《王阳明南赣活动研究》，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年; 黄志繁:《乡约与保甲: 以明代赣南为中心的分
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 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化与地方行政演化》，台北: 台湾
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廖祥年:《王阳明祠庙与明清赣南地方社会》，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 黄志繁: 《“贼”“民”之间: 12 － 18
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北京: 三联书店，2006 年; 黄国信:《王阳明巡抚南赣经费研究———以盐法为中心》，《盐业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 朱思维:《王阳明巡抚南赣与江西事辑》，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 周建
华:《王阳明在江西》，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 黄家强: 《王阳明南赣活动年谱》，《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 解春龙:
《明嘉靖六年王阳明赴任广西路线考》，《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 李晓方、郭晓慧: 《论“江有何黄，浙有钱王”》，《赣南师范
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
对此，笔者曾就明清《瑞金县志》对王阳明的历史书写进行过探讨，参见拙作《“阳明过化之地”与“节义文章之乡”: 明清瑞金县

志对地方形象的建构》，《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 期。
“赣”作为江西简称，邵鸿教授考证当在晚清，见氏著《说赣: 正本清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1

期。本文为了叙述方便，在述及数省交界地区时，径直用“赣”。
嘉靖《南安府志》卷 26《宦迹》。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 14《武事志》。
南赣巡抚设于明弘治八年( 1495) ，裁撤于清康熙三年( 1664) ，历任南赣巡抚辖区范围存有变动，但大致管辖范围均为现在赣闽

粤湘四省交界区域。关于明代南赣巡抚辖区变动，可参考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 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化与地方行政演化》。



表 1 明清南赣府志、州志阳明称谓词频统计

省 府州志 守仁 阳明 文成 小计

江西

嘉靖《赣州府志》 29 11 0 40
天启《赣州府志》 25 38 19 82
同治《赣州府志》 131 190 116 437
嘉靖《南安府志》 16 7 0 23
万历《南安府志》 10 3 32 45
康熙《重修南安府志》 6 7 13 26
同治《南安府志》 78 76 66 220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4 8 40 52

福建

嘉靖《汀州府志》 4 3 0 7
乾隆《汀州府志》 25 1 6 32
万历《漳州府志》 4 13 0 17
康熙《漳州府志》 15 7 4 26
光绪《漳州府志》 18 9 17 44

广东

嘉靖《南雄府志》 0 0 0 0
乾隆《南雄府志》 2 1 1 4
同治《韶州府志》 4 7 1 12
康熙《韶州府志》 1 2 0 3
嘉靖《潮州府志》 2 10 0 12
顺治《潮州府志》 10 25 1 36
乾隆《潮州府志》 11 18 0 29
民国《潮州府志》 2 7 0 9
嘉靖《惠州府志》 21 1 0 22
嘉靖《惠州府志》 8 1 0 9
光绪《惠州府志》 36 11 16 63

湖南

万历《郴州志》 2 1 0 3
康熙《郴州总志》 5 2 2 9
乾隆《郴州总志》 4 2 0 6
嘉庆《郴州总志》 14 6 1 21

说明: 表中数字是指相对应的“守仁( 含王守仁) ”“阳明( 含王阳明、阳明、阳明先生、阳明子) ”“文成( 含王文成) ”等
主要称谓的累计词频总数。

由表 1 可知，明清南赣方志中王阳明主要称谓的历史书写，有三个明显特点: 第一，从地域分布看，
无论明代还是清代，上述词频累计最高的都是《赣州府志》和《南安府志》; 尤其在清末的方志中，同治
《赣州府志》与同治《南安府志》的累计词频分别达 437 次、220 次，远超位列第三的光绪《惠州府志》63
次。第二，从时间分布看，自明而清，上述词频累计总体呈上升态势，但也有个别府州在少数时期有所下
降，如万历《南安府志》的累计词频 45 次，康熙《重修南安府志》的累计词频降至 26 次; 顺治《潮州府志》
的累计词频 36 次，乾隆《潮州府志》的累计词频降至 29 次。第三，从词频分布看，明清南赣方志对王阳
明不同称谓的书写呈现出不同的时空形态。明代南赣方志中的“守仁”词频总体要高于“阳明”词频，如
嘉靖《赣州府志》的“守仁”词频为 29 次，“阳明”词频为 11 次; 又如嘉靖《惠州府志》的“守仁”词频为 21
次，“阳明”词频仅为 1 次。但个别府州在明万历前后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如万历《漳州府志》的“守仁”
词频为 4 次，“阳明”词频为 13 次; 又如嘉靖《潮州府志》中的“守仁”词频为 2 次，“阳明”词频为 10 次。
至清代，南赣方志中的“阳明”“文成”词频总体呈上升态势，并在清代历修《赣州府志》《南安府志》《潮
州府志》《韶州府志》中超过或持平了“守仁”词频; 但在清代历修的《汀州府志》《漳州府志》《南雄府志》
《惠州府志》《郴州总志》中，“守仁”词频依然高于“阳明”“文成”词频。
对上述结果进一步检索则会发现，明清南赣府志、州志对王阳明历史书写的范围与卷目分布也呈现

出不同的时空形态。以词频数最多的《赣州府志》《南安府志》为例，检索“守仁”“阳明”词条的书写范
围与分布卷目，具体如下表 2 所示:

28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表 2 明清《赣州府志》《南安府志》阳明称谓卷目分布

府州志 守仁 阳明

嘉靖《赣州府志》 创设( 8) 、祀典( 6) 、秩官( 3) 、名宦( 2) 、人才( 3) 、艺文( 7) 山川( 2) 、祀典( 4) 、艺文( 2)

同治《赣州府志》

城池( 4) 、山( 6 ) 、官廨( 3 ) 、祠庙( 6 ) 、名迹
( 7) 、茔墓( 1) 、学校( 4) 、书院( 2) 、榷税( 1) 、
兵制( 1 ) 、武事( 23 ) 、官师名宦( 16 ) 、武勋
( 11) 、忠义( 1) 、儒林( 22) 、寓贤( 3) 、艺文志
书目( 1) 、艺文志文( 18) 、艺文志诗( 1)

旧序( 1) 、凡例( 5) 、城池( 2) 、山( 26 ) 、祠庙
( 42) 、寺观( 2 ) 、名迹( 17 ) 、茔墓( 1 ) 、学校
( 3) 、书院( 24) 、官师名宦( 5) 、儒林( 11) 、文
苑( 1) 、善行( 4) 、隐逸( 1) 、寓贤( 1) 、艺文志
文( 45) 、艺文志诗( 4) 、外志杂记( 2)

嘉靖《南安府志》 世历( 2) 、地理( 1) 、秩祀( 3) 、建置( 3) 、经略( 1) 、崇表( 2) 、艺文( 2) 、宦绩( 2) 秩祀( 5) 、食货( 1) 、宦绩( 1)

同治《南安府志》 沿革( 1) 、城池( 8) 、典祀( 1) 、古迹( 1) 、名宦( 3) 、武略( 1) 、艺文( 62) 、事考( 1)
典祀( 6) 、武略( 2) 、艺文( 11 ) 艺文( 73 ) 、古
迹( 2) 、名宦( 2) 、新造录( 2)

注: 括号中的数字指该词条在该卷目中的词频数。
表 2 表明，明清南赣方志对王阳明历史书写的范围和卷目分布，总体呈扩展趋势。越后编纂的地方

志，对王阳明及其在南赣活动的挖掘和书写就越充分。由明代方志主要记其作为朝廷命官的军事行动
和施政作为，到清代尤其是清中后期以降的方志记其作为圣贤的讲学活动和传说故事，以及对阳明活动
遗址遗迹的发现与再发现。对王阳明及其在南赣活动的记载，也由职官志、兵事志、营建志、艺文志等卷
类门目逐渐拓展到舆地志、外志杂志等更多的卷类门目。

二

明清南赣方志中王阳明历史书写呈现的时空形态，是王阳明在南赣的活动及其影响的时空差别和
国家意志、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等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王阳明在南赣的活动及其影响存在着地域差别。
明正德十一年( 1516) ，王阳明受命南赣巡抚，次年正月到任。在南赣巡抚任上，先后平定南赣动乱

和宁藩之乱，在赣州提出“致良知”。其在南赣的活动时间主要分两段: 一是自正德十二年至十五年的
南赣巡抚任上，二是嘉靖六年( 1527 ) 赴任广西途经南赣及次年归途再经南赣并在南安府青龙铺去
世［2］。期间，赣州府和南安府是王阳明驻足时间最长，“息马论道过化最久之地”。① 南安府在府治及所
属三县，均建有王阳明的生祠。嘉靖《南安府志》记: “都宪王公生祠在先师庙西，正德己卯建公祠。三
邑咸立制如府。大德之举，有司不与焉。”②南安府各县为阳明立生祠，表达了士民对其平乱安民的感恩
之情。赣州府属十一县，也均建有阳明王公祠。明嘉靖三十二年，江西省佥事沈谧指出: “赣州府属十
一县，俱有前都御史阳明王公祠，巍然并存。盖因前院功业文章，足以匡时而华国; 谋猷军旅，足以我御
暴而捍灾。南、赣士民咸思慕之。”［1］( 卷36《年谱附录一》，p1344)可见，王阳明对赣州府和南安府的影响最深，南安
府与赣州府的士民对王阳明的感恩之情也最浓。这正是《赣州府志》和《南安府志》尤其是前者记述王
阳明最多的客观前提。相比之下，南赣巡抚所管辖的其他州府，则缺乏可被记载的与王阳明相关的客观
事实和情感基础。
第二，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不同时期士民对王阳明的情感、认识、评价不尽相同。
“守仁”词频一直高于“阳明”“文成”词频的《汀州府志》《漳州府志》《惠州府志》《郴州总志》，其

“守仁”词条前面，大多带有“都御史”“新建伯”“兵部尚书”“都宪”“提督”等定语，以强调王阳明作为
朝廷命官的身份，记述其身为朝廷命官的作为。如嘉靖《汀州府志》记: “正德十二年，岩朱孽寇刘隆等
得炽，节制右副都御史王守仁平之。”③万历《漳州府志》记: “芦溪贼反，南赣汀漳军门王守仁合二省兵
讨平之。”④光绪《惠州府志》记:“明正德十四年，南赣提督王守仁平浰头，始奏立县。”⑤总体而言，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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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位:《重修王文成祠记》，载同治《赣州府志》卷 11《舆地志》。
嘉靖《南安府志》卷 12《秩祀志》。
嘉靖《汀州府志》卷 19《附录》。
万历《漳州府志》卷 12《杂志》。
光绪《惠州府志》卷 2《舆地志》。



是以“守仁”相称的记载，叙事都力求客观平实，较少参杂情感色彩。
“阳明”“文成”词频更高的时期和地域，强调的主要是王阳明作为圣贤的过化之功，方志书写赋予
了较浓的情感色彩。以《赣州府志》为例，明嘉靖《赣州府志》中的“阳明”词频仅 11 次，主要是记述阳明
书院和阳明祠庙，如:“阳明书院，儒学右，有司为提督王都御史守仁建。”又，“阳明先生祠，小学后，嘉靖
甲午知县陈大纶建。”①天启《赣州府志》增加至 38 次，一是新增了对阳明书院和阳明祠庙的记载，二是
新增了对阳明活动遗址遗迹和阳明弟子的记载。如: “忘归岩，在通天岩半壁，王阳明偕讲学门人穷岩
谷之胜，始得此幽雅峻绝，坐而忘归，较之通天更奇，因名。”②又，“何廷仁，字性之，雩都人……时王阳明
先生填虔，常聚四方君子论学，廷仁慨然裹粮入郡，会先生出征桶冈，追至南康拜之”、“黄弘纲，字正之，
雩都人……正德丁丑，阳明先生讲孔孟之学于虔台，时弘纲业已举丙子乡试第七人，丁外艰既小祥始拜
谒先生。”③迨至同治《赣州府志》，“阳明”词频增至 190 次。增加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是赣州府及所属县域修建阳明书院、阳明祠庙的记述; 二是王阳明在赣州书写的和被书写的诗文题记;
三是王阳明在赣州各县域活动所指涉的人与事。
明清《赣州府志》对王阳明书写的层累，综观起来主要指向对王阳明事功与学术的肯定，尤其是王

阳明对赣州教化之恩的推崇。在清代士大夫看来，对赣州教化最深的两人，一是宋代的周敦颐，二是明
代的王阳明。清道光二十二年，赣州知府王藩主持重修阳明书院并记曰: “赣州，江右岩疆也……唐以
前，风气未开，文教阙如也。宋儒周子倅虔州，二程子皆从之游，始以理学化此邦。人知向学，而赣之风
气一变。越六百余年而姚江王阳明先生继之，先生甫抚赣，即修濂溪书院以居学者而自寘讲堂于后，阐
良知之说，与周子至诚无伪之旨相发明，学者翕然师尊之。”④同治《赣州府志》则在府志“凡例”中，阐明
王阳明与周敦颐对于赣州的重要文化地位，曰: “赣为濂溪过化之地，阳明又大有功德于赣人，教泽之
遗，皆未有艾，故于赣州则并隆也。”⑤基于上述认识与评价，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的赣州士人，对王阳明
饱含深情，多以“阳明”或“阳明先生”称之，方志对其记述无论数量，还是分布的卷类门目，都大幅增加
和拓展，尤其是通过对阳明书院、阳明祠庙的反复修建，以及对王阳明的反复书写与登载，逐渐将其塑造
成了有迹可寻的赣州文脉的象征符号。
第三，国家意志、社会思潮和观念立场的变化影响着对王阳明的书写。
明清南赣方志对王阳明的历史记录总体呈增加态势，但也有个别府州出现了减少。王阳明称谓的

词频总数，在万历《南安府志》的累计为 45 次，康熙《重修南安府志》减至 26 次; 在顺治《潮州府志》的累
计为 36 次，乾隆《潮州府志》减至 29 次。这一现象与清初的国家意志和社会思潮有关。
清初官方对王阳明的评价，体现在《明史》为其特立的大传，记曰:“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

如守仁者也……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3］( 卷195《王守仁传》，p5170)清初官方对王阳明的评价，是在
肯定其事功的基础上，否定其学术创新，倡导的仅仅是王阳明作为朝廷命官实干担当的忠义价值，并非
其“致良知”的学术思想。明亡清兴，中国学术界经过一场大变。在明末清初的学者中，有以国家灭亡，
归罪于“王学”末流的思潮。［4］( p196) 顾炎武就认为:“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
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 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5］( 卷18《朱子晚年定论》，p1032)对“王学亡
明”直言不讳。清初的一批学者，抛弃明心见性的心性之学，掀起了“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6］( pp1 － 3) 很
显然，无论国家意志和社会思潮，王阳明的学说在清初都遭到否定。因此，部分清初的南赣方志删减了
对王阳明的记载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在这个大背景下，也出现了少数历史书写刻意撇清与王阳明关系
的极端现象。万历《南安府志》中的一位传主刘寅，被记曾“偕邹守益、欧阳德辈从王文成讲学通天
岩”。⑥ 到了康熙《南安府志》，刘寅从学王阳明的经历则被完全删除。⑦

48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嘉靖《赣州府志》卷 12《外志》。
天启《赣州府志》卷 2《舆地志﹒山川》。
天启《赣州府志》卷 16《乡贤志》。
王藩:《重建阳明书院记》，载同治《赣州府志》卷 26《经政志·书院》。
同治《赣州府志》卷首《凡例》。
万历《南安府志》卷 20《人物传》。
康熙《重修南安府志》卷 13《人物纪》。



此外，方志编纂者的观念立场也会影响对王阳明的书写。比如，历修《雩都县志》对李涞学术思想
的认定，有的将之纳入阳明学的学统，有的将之纳入程朱理学的学统。究其原由，主要是受县志编纂者
学术思想偏好的影响。［7］( pp30 － 35) 清道光十九年，王藩出任赣州知府，到任后积极主持重建阳明书院，其动
力则主要在于他本人与王阳明既是老乡又是本家。对此，王氏并不讳言，曰:“藩于先生同郡后学，且由
明而上溯之实同族; 而是邦又先生驻节建功之地，私心窃自喜。”①

第四，方志编纂唤醒和加强了地方文化意识，王阳明成为南赣建构地方文化形象的宝贵资源。
明清时期，随着方志编纂的经常化与制度化，在对地方历史不断追溯和书写的过程中，以方志编纂

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其地方文化意识被不断唤醒和强化。［8］( p167) 在帝国文化版图中为家乡争取一席之
地，是大多数方志编纂者的文化自觉和目标追求。挖掘、书写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人物，搭建起由他
们支撑起来的文脉骨架，则是方志编纂者建构地方文化形象的普遍方法。清道光以降，意识形态的控制
日渐松驰，阳明学是“正统”或“异端”的争论随之渐消，其价值再次被发现而加以弘扬，王阳明随之成为
南赣方志编纂者乐于挖掘和书写的对象。清中叶以降的南赣方志，对王阳明的挖掘与书写可谓不遗余
力，甚至出现了故意夸大乃至拟制王阳明与本地关联的现象，借此建构“阳明过化之地”的文化形象。［9］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研究的目光拓展到更广阔的地域范围，不难发现，在众多与王阳明有关联的
府州中，赣州府大概是最重视挖掘与书写王阳明以建构地方文化形象的行政区域。为明乎此，不妨比对
同治《南安府志》与光绪《吉安府志》中王阳明称谓语的统计结果。在同治《赣州府志》中，“守仁”词条
131 次，“阳明”词条 190 次，“文成”词条 116 次; 在光绪《吉安府志》中，“守仁”词条 189 次，“阳明”词条
75 次，“文成”词条 57 次。也就是说，对王阳明带有浓厚情感色彩的“阳明”“文成”称谓，同治《赣州府
志》远远超过光绪《吉安府志》。然而，“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10］( p331) 而江右王门弟子又多出吉
安，“吉安是江右王门学派的基地”。［11］( pp94 － 96) 那么，在两部府志对王阳明的称谓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
现象，作为江右王门学派基地的吉安府，似乎不如赣州府对王阳明充满着感情? 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是
因为与吉安府相比，赣州府缺少优质的人文资源，其府志对王阳明充满感情的大量书写，某种意义上反
映了南赣士民的文化自卑心理。易言之，明清南赣方志在递篡过程中不断增加对王阳明充满情感的书
写，是文教相对落后的赣南士民期待地方人文兴盛的表达。

三

综上所述，对于王阳明的认识与评价，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不同时空背景的差异与变化。明
清南赣方志对王阳明历史书写的变迁，既体现了方志在递纂过程中，其编纂者求真求实精益求精的追
求; 也映射出国家意志、社会思潮的历史变迁。但无论如何变迁，有一点大致未变，那就是明清南赣方志
编纂者都将王阳明视作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以挖掘和弘扬，以推进官风民风建设和地方文化建设。
所有这些，又是不同地域基于不同的历史与现实对国家意志创造性的转换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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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藩:《重建阳明书院记》，载同治《赣州府志》卷 26《经政志·书院》。


